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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大理

寻 一 朵 苍 山 鸢 尾 花
■ 杨木华 文／图

洱海的湛蓝是大理的名片
有风的大理是诗歌的季节
我和你徜徉在海边
一路诗雨写满想念
或许更多的时候
想念一场雨比想念夏天更强烈
那就想念一场轰轰烈烈的风吧
清凉的夏天
谁不喜欢

在海边
自从学会了看风景
每天的心都与洱海相恋
海边走走 吹吹海风
惬意 舒服
选择海边 成了一种生活的模式

自从到了大理 再也没有想过离开
我喜欢凉爽的风蔚蓝的洱海
还有自由飞翔的鸟
绿水青山之间 我
成了过客 在海边
在家门口走一走
我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成了大理人 真好

凌峰风过夏天
（外一首）

在梦里
我仿佛看见石门关
紫雾升腾
山涧水响
未看见石门关
神奇和险峻
豪放的笑容

突然站在石门关前
我惊叹
山河无恙
大自然鬼斧神工
一个神秘的峡谷
搬再多的石头
也无法阻挡一汪溪流
奔腾的步履

张至松石门关

远处青山相拥
窗前月光澄澈明朗
折射出思念的序章
爱意弥漫
写下情诗绵绵
用来消磨情的迷惘
世界纷纷攘攘
你是我唯一的月光
温柔开始流浪
直到遇见你眼里的盈盈星光
所有美好如愿以偿

余述祥浅夏情思

花要当第一朵。
这是我苍山西坡寻花归来的

感受。这天，植物大咖郑海磊老
师发来消息说，大理苍山发现一个新物
种——苍山鸢尾。据说来自苍山西坡
安南后山，颜值很高，问我是否可以带
他同行。当然可以。我本爱花，更何况
是苍山西坡之花，我自然要一起追寻。

这天我请好友阿端开车直达银甲，
然后换乘摩托上山。我骑一辆，阿端骑
一辆带郑海磊老师。两辆摩托，就这样
轰然上山。山路陡峭，急弯众多，关键
是苍苔密布湿滑不堪。我一个人骑都
有些心惊胆战，阿端带郑海磊老师自然
更是小心翼翼。穿越针叶林阔叶林，即
将抵达第一个草坡带时，摩托终究受不
了那样的路况，我把它停在草甸上，而
阿端上到坡顶才停。

坡顶，路一转进入山箐，箐中各种
杜鹃和杂树密布。先到一步的郑海磊
老师，早已对着路边的一朵鸢尾花痴
痴拍摄。我立即问：“是你要找的花
吗？”郑海磊老师回答：“是的，是的！
虽然只剩一朵，但就是我想拍的那一
朵。”一听是苍山鸢尾，我也立即拿出
相机，对准那朵浅黄色花朵拍摄。可
这朵花，长得实在不是地方。花开高
坎边，站坎下拍太低，站坎上拍太险。
站远了花小，站近了坎高且久雨之后
不稳。我们不断交换位置，把镜头对
准那浅黄色小花花拍个不停。浅黄色
的花瓣上，有一些小斑点，与我见过的
很多鸢尾是有差别。定名为苍山鸢
尾，自然有属于植物学的标准。俯拍，
侧影，仰视，当我把想拍的姿势都用完
了，才下坎另寻新花。

可走遍附近，只见青翠的叶再不见
一朵鸢尾花开，入眼一直是密密麻麻的

果荚。我们来迟了，如果半个月前来，
这里一定是一山花开。那天郑海磊老
师问我时，我记忆中的鸢尾，是在草坡
更高处，这里的鸢尾并没有入过我的
眼。这一带的山野，三月映山红花开
时，我曾多次抵达。可那时的眼眸和大
脑，只独属漫山红遍的古杜鹃，其他物
事早已虚化。某一年深秋，阿端我几个
来这里玩，记得高处还有一片鸢尾，在
枯寂的草坡中，叶片独有的焦枯色泽，
加上鸢尾丛里的马群，吸引过我的注
意。郑海磊老师问我时，记忆中的马群
鸢尾自然浮现。

我和阿端过山箐向上，而郑海磊老
师依旧对那朵鸢尾恋恋不舍。在箐南
边的草坡脚下，一间牧人的小屋前，一
大片苍山鸢尾正畅快生长，关键的关键
是，这片鸢尾竟然一箭三花——当然，
正是我们要寻的花！

喊郑海磊老师快过来之后，我对着
三朵花开拍。这里地势平缓，可以随心
所欲地拍摄。蹲下，仰拍消除芜杂，只
剩下纯粹的鸢尾花，那种透彻的质感，
连花瓣上的小黑点，都变得异常可爱，
更何况花瓣底部还有小水珠悬垂，可终
究少了那种初见的惊喜。拍完我们顺
着小路向上，漫漫草坡，紫红的象牙参
点缀着碧绿草地，金黄的翻白叶花星星
点点，野草莓用白色的小馒头样果实诱
惑我们的舌尖。我们一路说说笑笑向
上，今天寻花的目标已经达成，此刻所
有的遇见，都是额外的收获。再向上
走，说不定郑海磊老师又能发现一个新
物种。是的，大美苍山，近年发现了好
多个新物种，郑海磊老师就曾独自发现
过一个。

在一个小山坳中，又遇见了苍山鸢
尾，且顺着草坡凹槽，向上延伸到更高

处。面对那些浅黄色花朵，我们似乎早
已见惯不怪，似乎忘记了遇见第一朵时
的惊喜。只有阿端热情不减，虽然不爱
拍摄，但遇见的每一朵都看一眼。在我
们坐下吃东西时，他指着身边的一朵花
对我说：“你过来拍，这是果子和花苞同
时存在的花枝！”果真，在圆弧形狭长的
种球一侧，一朵花骨朵正含苞欲放。咔
嚓，我定格下这独特的存在。

郑海磊老师说走不动了，于是我们

放弃去我之前见到过大片鸢尾的草甸，
转身向下踏上归途。到草坡底部时浓
雾散开，回头，一群牛羊在高处惬意啃
食，我拿出相机拍下夏牧场的自由惬
意，身在红尘中的我，何时可以获得这
样的自由？

再回到今天遇见的第一朵苍山
鸢尾处，我又看了一眼那朵花，那朵
来时心心念念爱慕万分拍了又拍的
花，此刻早已成为无数朵花中寻常的

一朵，可在我们初遇时，受到我们的
百般宠爱。

当花要当第一朵！是的，干什么都
要勇于争先，用新奇冲击一切。第一，
才是王道！可第一，哪是那样好当，后
天的拼命努力之外，还需要天时地利人
和的加持。

鸢尾花的花语是爱的使者，是否第
一，于我根本不重要，我只想当一个爱
的使者，唤醒爱，传递爱，深深爱……

洱海暮色 熊子军 摄

欢晚饭后在乡间小道漫步，欣赏
田园风光。

沿着新修的乡间小道迤逦而
行，眼前是一个守护大棚的木屋，虽然
简陋寒碜，但它周围的环境非常优美。
前面是几棵枝叶蓬松的石榴树、枇杷
树、无花果树，一个个红彤彤的石榴缀
满枝头，犹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傍晚
的阳光下，给人一种喜洋洋暖融融的感
觉。路旁大棚的西瓜、辣椒、茄子、黄
瓜、西红柿，五颜六色，悦目赏心。就这
么边走边看，兴致正浓时，一片荷塘挡
住去路，原来已走到小道尽头。

于是驻足欣赏荷塘风光。这是个
一亩大小的圆形荷塘，开满了高高低低
的荷花，与我见过的几百亩一片的荷塘
相比，规模、气势不可同日而语。但荷
花不因塘小自暴自弃，仍然以勃勃生
机、万千姿态，展示生命的多彩美丽。
有的“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
摇”，有的“绿盖半篙新雨，红香一点清
风”，有的“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
这些曾经入诗、入画、入文的荷花，已被
古人吟诵了千百年，至今仍在诗书画中
大放异彩。现在它们就亭亭玉立在我
面前，散发着缕缕沁人心脾的清香，这
真是一幅活色生香的荷花图，它是大自
然的杰作，是夏天给我的见面礼，我只
有尽情欣赏，随意拍照，安享大自然的
馈赠。

宋人杜衍《雨中荷花》诗曰：“翠盖
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
来碧浪翻，珍珠零落难收拾。”此诗开头
两句以拟人手法写亭亭玉立的荷叶、荷
花在雨后的娇俏姿态，她们少女般笑吟
吟地挺立在眼前，别有风韵；后两句以
比喻手法写风中水珠在荷叶上翻滚零

落的情态。比拟贴切，描写生动，给人
美不胜收之感。虽然古今社会风貌差
别很大，但古今乡村美好风物差异不
大。乡村还是陶渊明笔下的乡村，山水
还是王维笔下的山水，明月还是李白笔
下的明月，荷花还是杨万里笔下的荷
花，我想这就是古人的田园诗、山水诗
还能引起今人共鸣的原因。吟哦着古
人赞美荷花的诗句在荷塘旁流连，恍若
与古人在田园风光中穿行。

乡村是荷花的美好家园，故乡水资
源丰富，许多村庄都有大大小小的荷
塘。鲜艳的荷花挺立在小溪旁，古道
边，将乡村打扮得图画般美丽。它们是
田园风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农村
图画上的亮丽一笔。这些荷塘旁是一
个个新房林立、翠竹环绕的村庄，村前
村后还有小溪、鱼塘、果园。风景与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
竹之属”的桃花源并无二致。许多城
里人都来乡村赏花、拍照、发朋友圈。
这些荷花以“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使
其成为洁身自爱、品格高尚的象征，荷
花美化乡村，美化生活，美化心灵，带给
人们一片清凉，徜徉在荷塘旁，我竟流
连忘返。

回家时小孙女正在灯下做作业，看
见我，嗅了嗅，问：“爷爷，你身上怎么有
荷花的香味？”我将藏在身后的两朵荷
花送给孙女，说：“有花在手，能不香
吗？”小孙女接过花，左观右看，非常开
心地说：“明晚上我跟你去看荷花，老师
布置画一张荷花的图画。”我点点头，古
语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送给小
孙女两朵荷花，不只手有余香，还激起
了她的一个美好希望，也算是散步的收
获吧。

小道尽头是荷香
■ 李光乾

车风驰电掣般经过东山一隅，
久违的破箐山宛如一位沧桑的
老者，赫然矗立在群山之间。

视野之中，这座山依旧安然静
立。其地形地貌正如它的名字一般，
破碎的山体如被巨斧劈开，险峻的绝
壁似狼牙交错，深不可测的谷地仿佛
一张阴森的大口，犬牙交错地隐匿于
东山特殊的地理环境里。传说那荆棘
丛生的山谷中，常有野兽出没，是当地
村民避而远之的地方。即便在此放
牧，也鲜少有牲畜敢深入其中，哪怕望
见谷内青草繁茂，也会望而却步，不敢
移步去觅食，好似那些青草是诱人的
陷阱。

犹记得年少时，自己曾冒险深入
放牧。沟壑深处，既无临空飞翔的小
鸟，也不见地上常见的动物身影，安静
得像被施了魔法的沉睡之地。抬头仰
望那险峻的绝壁，如刀削斧砍般难以
攀爬，更无藤蔓攀附，唯有孤零零的岩
石展露着尖利的锋芒，像无数把利剑
直插云霄，且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
交错，将整座山撕扯得面目全非。山
尖或断续的山体上生长着松树，茂密
且挺直，恰似一排排坚毅的士兵，守卫
着这片破碎的土地，恰好又形成与破

碎山体相似的图案，呈现出令人胆寒
的形态。

走进谷地，曲折蜿蜒的深谷中散
布着乱石，乱石经洪水冲刷，构成两
侧乱石堆积，中间更为狭长的通道，
仿佛是大地裂开的一道伤痕。清澈
的泉水在其间潺潺流淌，那水流像灵
动的丝带，把石块洗刷得极为洁净，
似乎没有会刺痛脚底的棱角。赶着
的牛群巧妙地顺着水流逆向深入，撞
击出清脆的水声，恰似一曲打破空谷
沉寂的乐章，耳畔传来隔绝于外界的
声响。

沿着山水继续深入，深谷中可见
泥沙淤积，在泥沙与绝壁相连之处生
长着许多绿草，更多的则是带刺的荆
棘，让人无法靠近，更不敢靠近，那些
荆棘就像一排排森严的卫士，阻挡着
人们的脚步。杂草丛生的荆棘深处，
听闻藏着冬眠的长虫或是野兽，会对
外来者发起攻击。不知真假，但当自
己穿行于这山水流动的狭长谷地时，
心中还是生出几分惧意，只能留意牛
群的举动，判断前行是否安全。

当发现牛群不愿再深入，转身离
开的地段，自己也小心翼翼地远远避
开，手中紧握的木棍稍稍放松，心跳也

随之减缓些许。山风拂来，凉丝丝的，
可高处松涛阵阵，忽紧忽慢，高低交
织，又令人深感恐怖，仿佛鬼哭狼嚎般
惊悚。加之牛群中有牛伸长脖子，发
出低鸣，那声音像是在诉说着不安，心
里再度紧绷，心跳加速，仿佛嗅到某种
不安全的气息。于是，大声呼唤牛群，
准备转头离开。

抬头凝望峡谷顶部的云层，似在
翻滚盘旋，从洁白缓缓变成灰色，部分
急转成黑色，像一个喜怒无常的巨人，
正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风暴，估计有骤
雨将至。那将是极为可怕的结局，想
起数年前的一场暴雨，山洪从这里的
深谷涌出，卷着泥沙、石块，沿着深谷
相接的河道奔腾而去，像一头失控的
猛兽，肆意破坏着一切。河岸较矮一
侧的良田遭受了毁灭性的冲击，田边
村庄的部分房舍也被捣毁。泥沙的冲
击力极其凶猛，连同家园内的家畜一
并掩埋，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见云层变化，赶忙追赶牛群离
开深谷，一路小跑着回到自家村庄，跑
到村口，才发现自己浑身是汗。

从此，我再未深入过破箐山。直
至动车经过此山前，才有机会凝视和
追想。

东山一隅
■ 杨永誌

洱源西湖别样美 赵勇 摄

当

喜

动

淤泥里为藕 出水成莲 花开称荷
在被一场场夏雨挥毫泼墨后
小小地绽放在村头巷尾的池塘里

花开成诗
小小的村庄盛开了一年的翘首企盼

和浅浅回眸
纵然这方天地载不动采莲的舟
装不下七月的流火和八月的急雨

荷始终站在目光所及处亭亭玉立
静默如诗
与游人保持着远观的距离
每每抵达 我都含笑伫立
细数那清晰可闻的呼吸和心跳

尹树坤荷


